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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桑榆·常青

阅读提示

少年时所经历过的，是困苦磨难也好，危
险也罢，至今想起来，已然成为我心中“少年历
险”，对我而言是无比珍贵的童年记忆。

我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那时生产力极其落
后，广大的社员每天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过着日出而
作、日落而归的农耕生活，为的是多挣点工分、多分点粮
食，好养家糊口。

我所在的小山村，三面环水，一方靠山。那时的父
母为了养活一家七口人，还供我们兄弟姐妹 5人读书，
累得筋疲力尽。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为了减轻
父母的负担，除了上学时间，我们就会去干一些活，如砍
柴、挑水、放牛、拔草、割草等，有时甚至还会帮忙做饭、
烧菜，另外还会去搞点“副业”、创点收回来以贴补家
用。村里有个供销社生产资料门市部，会收购一些岩毛
草、乌臼籽、黄枝等，于是姐弟几个会在周末、暑、寒假时
间，或者充分利用午休、下午放学时间去搞一些东西来
卖卖。一次能挣四五毛，多的时候可得 1元钱。

割岩毛草算得上是搞副业。收入相对来说丰厚一
点，因此割的人较多，竞争十分激烈，而且这“宝贝”是长
在岩石上，邻近山上已经很少，只能到远的地方碰碰运
气，也许会有点意外收获。

有一次，我和姐一起到离村三公里外的一座山上去
割。该山很陡，一般人是不敢上山的，半山以下见不到
一根岩毛草。我们继续往上攀爬，等快到山顶时，果不
其然，有一大片又粗、又长、又密的岩毛草呈现在我们面
前，我们高兴极了，犹如见到一片金子般。说干就干，我
个子小又玲巧，在上面割，姐在下面，离我四五米左右。
割呀割，等我们割到快要够一担，准备返家时，这时我脚
下一松，眼睛一黑便失去知觉，并顺势滑下去了。不
好！我掉下去就必死无疑。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的身
体被姐一把攥住。我姐吓得铁青着脸，慢慢扶我起来。
经过检查，除一些轻微的擦伤外，并无大碍。姐结结巴
巴地问我痛不痛，我回答说：没什么。她说：“没事就好，
刚才一幕，真是吓死姐了，我们马上回去，这么危险的事
情，钱再好挣，今后也别干了。”

回去之后，这事也不敢告诉父母，免得父母替我们
担心。之后不久，姐也出嫁了。从此，再也没有机会去
割岩毛草了。

小时候，我家的菜地上栽有一棵很大的柚树，结的
果子多又大。柚子成熟时，父亲带我一起去摘。那时我
才六七岁，在树下帮忙，把摘下的柚装进箩筐。柚树很
高，父亲不能爬到树梢去，就只好用竹竿捅。我在下面
背朝路坎，眼盯树梢。可能我父亲用力过大，突然一个
大柚落到我身上。柚的冲力较大，我来不及反应，后退
了几步，连人带柚滚落到菜地的路下去。好险，这路离
地足足五米高！还好不是头先着地，我的身子又轻，一
骨碌从地上爬起，总算平安无事。

还有一次发生在 1980年的夏天，晚上 8时左右，只
有我一个人在家。我迷迷糊糊有点睡去，突然听见有不
正常的声音。我立马爬起来，往门的方向冲去。正跑到
门边时，只听见“轰”的一声，10米高的土墙，一眨眼全部
倒塌。还好是墙边的两根木柱救了我，它把墙泥往外
挡，往内的泥土很少，我才幸免于难。我全身都洒满了
泥土，变成了一个泥人。当我发现自己完好无损时，真
是庆幸啊！我父母听到消息急匆匆赶回来时，泥尘还未
散去，屋里一片狼藉。父母说：“谢天谢地，只要人安然
无恙就好，房子倒了可以重修。”

少年时所经历过的这些困苦磨难也好，危险也罢，
都已过去了四五十年，至今想起来，已然成为我心中“少
年历险”，是与众不同又对自己而言无比珍贵的童年记
忆。

（市区 朱明海 56岁）

少年历险，珍贵的童年记忆

有“中国肝胆外科之父”美
称的吴孟超院士，他从医 70 余
年，曾让 16000 多名肝胆患者解
除了病痛，其中有相当部分是经
由他那双神奇的手，从死亡线边
缘拽回来的。在接受中央台《朗
读者》采访时，我们无限敬佩又
极其心疼地看到，吴院士因常年

坚持手术，他的右手食指已然变
形；90 多岁高龄了还站在手术台
上，有时碰到十分复杂、疑难的
病患，竟连续工作 10 个小时。真
可谓医者仁心，天地可鉴。祝吴
老一路走好！心里装着人民的
人，人民永远感激他，缅怀他！

（龙泉 徐龙年 7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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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江月·孟夏赏荷

翠盖擎天凝碧，芳苞映日摇红。烟波柳浪纳清风。蛙鼓催人心动。
曙色春光有别，情思物态相融。听蝉逐蝶采莲翁。回首一帘幽梦。

清平乐·荷塘夏趣

风翻荷叶，花引纷飞蝶。莲动蛙惊珠露滑,物我两相情悦。
塘雨过清新，蝉鸣野静怡人。独向林泉信步，临流酌韵如醺。

（市区 傅祖民 71岁）


